老子的人际传播思想探析——基于“自我认知”的理论视角 by 陈明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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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言都会受惠。
“善用人者，为之下”（[K.N.S8]：《道德经》：第六十八章），
善于用人的，对人谦下，这就是“不争之德”。在老子的洞察
中，人要保持这样一种“不争”的自我意识。由于不争，“不自
见，故明；不自是，故彰；不自伐，故有功；不自矜，故能长（《道
德经》：第二十二章）。不明白这一道理的人，其结果将是“自
见者不明；自是者不彰；自伐者无功；自矜者不长。”（[K.N.
S10]：《道德经》第二十四章）自逞己见的，就看不明白本质；
自以为是的，就会遮蔽了真相；自我夸耀的，反而没有功劳；
恃才傲物的，反而不得长久。要达到很好的人际传播效果，就
必须不以自我为中心，要主动“不争”，并且自己认同这种“不
争之德”。由此，人就在良好的人际关系中找到自我的舒适状
态，“夫唯不争，故无尤”（《道德经》：第八章）。
“挫其锐，解其纷，和其光，同其尘”（《道德经》：第五十六
章）这是老子描绘的理想的自我人格形态。不露锋芒，消解纷
扰，含敛光耀，混同尘世，从而达到“玄同”的最高境界。[15]老子
所坚持的自我人格，也告诉我们，人应当消除自我的固蔽，化
解一切的封闭隔阂，超越于世俗偏狭的人伦关系之局限，以
开阔的心胸和无所偏的心境去对待一切人物。由此，自我在
某种意义上进入了它自己的情境领域，也不会使自己成为其
情境的对立面，因而能达到“以其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”
(《道德经》：第六十六章)的境界。
（三）“处下”的自我价值
自我评价，即你赋予自己的价值。在这个状态中，这个自
我已经认识到我是谁，且很可能被摆放到一个特定的位置或
空间，全观自己的心理状态和整个自我的运作。居于卑下的
地方，是水的特性。“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”（[K.
N.S14]：《道德经》：第八章），在老子的思想中，自我应该摆在
一个“处下”的位置。“居善地”，即教人如水一样善于自出而
甘居下地；“心善渊”，就是要求人们像水一样善于容纳百川，
深沉渊默。反之，即“揣而锐之，不可长保”（《道德经》：第九
章）。锋芒毕露，容易招致嫉妒而遭陷害，锐势难保长久。中国
古代的不少大臣因居功而最后身首异处，乃是常态。能够明
哲保身的，都是功成名就后自动隐退的智者，此即所谓“功遂
身退，天之道也”（《道德经》：第九章）。
在人际交往方面，有一个故事能够说明“处下”的价值。
监军太监鱼朝恩暗地里挖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，而郭子仪不
但没有报复，反而表示理解，说这个不能怪别人。他的宽恕和
包容化解了恩怨，也换来了人们的敬重。为表歉意鱼朝恩邀
请他同游章敬寺。当时的宰相元载为了挑拨离间，向郭子仪
传达了一个秘密消息，说鱼朝恩要在邀请他同游时谋杀他。
但郭子仪没有听信，只带了家里几个虚弱的老佣人赴约，以
示处下。鱼朝恩知道事情原委后感叹道：非长公者，能无疑
乎？意思是如果不是这样一个长厚待人的仁者，实在叫人不
能不对这样的谣言起疑心。他是如此的容纳百川，自甘处下，
因而在被罢黜时不至于被人落井下石、加以谗言，所以能够
在复杂的政坛人际纠纷中明哲保身。
虚怀若谷亦是老子的一贯主张。“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
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为百谷王。”（《道德经》：第六十六
章）。宽容实际上是从人际关系的角度，肯定了交往中的人必
然局于时空等限制，而必须摆脱己之一孔之见，积极地吸纳
多方面的意见，江海因其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。[16]老子认为人
如果能够像水那样自愿“处下”，容纳百川，那么自然能够消
解争端，化解人际冲突，同时也培养了人的开阔心胸。在人际
传播中自愿让自我“处下”，这样在实际上则可达到“处上”的
实际效果。“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”处下看似对自己不
利，其实最接近于道。从觉察自我、了解自我，到抛弃自我或
达到无我，是一个超越的过程。
老子提倡“无为”，实乃为了达到“无为则无不为”的效
果。所以说，老子不强调自我价值的显露，而是主张“柔弱”、
“不争”、“处下”的自我认知，其结果则是使个人的人格理想
得以实现。
三、结语
放低自我，心怀他人，这也许是老子对处身现代的我们
的重要启示。总的来说，老子的这些有关“自我”的人际传播
思想，如果我们能够深入洞悉，并且在实际中注重“自我”的
修身立行，塑造“柔弱”的自我形象，形成“不争”和“处下”的
自我认知，当能无形中化解人际冲突，提高人际传播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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